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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重
慶
人
傑
地
靈
，
每
去
一
次
，
就
有
新
的
發

現
。
前
幾
日
，
當
地
朋
友
帶
我
去
參
觀
重
慶﹁
抗

戰
遺
址
博
物
館﹂
，
使
我
對
七
十
年
前
中
國
抗
戰

史
有
了
新
的
認
知
。

﹁
博
物
館﹂
是
重
慶
市
南
山
風
景
區
一
座
佔
地

二
百
多
畝
的
大
花
園
，
十
幾
棟
灰
色
小
樓
錯
落
有
致
地

建
在
山
坡
上
，
鳥
語
花
香
，
綠
蔭
環
抱
。
很
難
想
像
，

蔣
介
石
就
是
在
這
裡
指
揮
全
國
抗
戰
的
，﹁
第
一
夫

人﹂
宋
美
齡
更
在
此
演
繹
出
一
個
中
國
女
人
的
另
類
抗

戰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這
裡
是
重
慶
白
禮
洋
行
買
辦
黃

雲
階
購
置
的
私
產
，
興
建
了
別
墅
園
林
，
取
名
黃
家
花

園
，
又
名
黃
山
。
一
九
三
七
年
冬
，
上
海
、
南
京
相
繼

陷
落
，
蔣
介
石
的
侍
從
室
花
重
金
購
得
黃
山
，
這
裡
遂

成
為
國
民
政
府
指
揮
全
民
抗
戰
的
軍
事
中
樞
和
軍
政
要

員
官
邸
。
抗
戰
勝
利
後
，
國
民
政
府
還
都
南
京
，
黃
山

改
成
中
國
福
利
院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這
裡
闢
作
西
南

軍
政
委
員
會
幹
部
療
養
院
。
為
配
合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

二
零
零
五
年
後
黃
山
建
成
抗
戰
遺
址
公
園
，
恢
復
了
當

年
的
原
貌
。

黃
山
有
蔣
介
石
的
官
邸﹁
雲
岫
樓﹂
、
孔
二
小
姐
的

別
墅﹁
孔
園﹂
、
蔣
經
國
和
馬
歇
爾
的
辦
公
居
住
地

﹁
草
亭﹂
，
但
最
吸
引
我
的
是
宋
美
齡
的
別
墅﹁
松

廳﹂
。
松
廳
是
一
棟
磚
木
結
構
中
西
合
璧
的
圍
廊
式
建

築
，
面
積
三
百
四
十
多
平
方
米
，
西
式
壁
爐
通
連
各

屋
，
會
客
室
、
餐
廳
、
書
房
、
臥
室
等
裝
飾
講
究
，
透

出
女
主
人
現
代
時
尚
的
西
化
性
格
。
松
廳
內
的
展
品
很

豐
富
，
介
紹
了
宋
美
齡
抗
戰
期
間
的
主
要
活
動
。

宋
美
齡
被
譽
為﹁
中
國
空
軍
之
母﹂
。
中
國
空
軍
美

國
志
願
隊
，
即
陳
納
德
將
軍
的
美
國
飛
虎
隊
便
是
她
抗

戰
期
間
的
得
意
之
作
。
展
廳
內
，
許
多
老
照
片
都
是
她

參
加
飛
虎
隊
活
動
的
場
景
。
如
一
九
四
二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她
代
表
中
國
文
化
協
會
致
送
飛
虎
隊
國
畫
︽
海
鷹

圖
︾
。
解
說
員
小
姐
介
紹
，
宋
美
齡
最
喜
歡
的
胸
針
是

飛
虎
隊
的
飛
行
標
誌
，
走
到
哪
戴
到
哪
，
顯
示
她
聯
美

抗
日
的
決
心
。
展
品
中
還
有
許
多
珍
貴
的
實
物
原
件
，

如
蔣
夫
人
使
用
過
的
銅
質
櫃
式
留
聲
機
和
柏
木
雕
花
穿

衣
鏡
等
。

抗
戰
期
間
，
蔣
夫
人
聲
望
如
日
中
天
，
她
一
九
四
三

年
在
美
國
國
會
發
表
的﹁
戰
爭
無
法
讓
中
國
屈
膝﹂
的

演
講
最
為
著
名
，
因
此
榮
登
︽
時
代
︾
封
面
人
物
，
至

今
傳
為
美
談
。
大
屏
幕
上
，
滾
動
播
放
着
蔣
夫
人
在
美

國
國
會
的
英
文
演
講
片
段
，
以
及
她
在
芝
加
哥
體
育
館

的
演
講
錄
像
。
她
的
聲
音
抑
揚
頓
挫
，
充
滿
中
國
人
民

抗
戰
到
底
的
勇
氣
和
決
心
，
曾
極
大
喚
醒
了
盟
國
對
中

國
的
支
持
和
援
助
。
很
少
有
人
知
曉
，
她
是
忍
受
着
皮

膚
奇
癢
的
折
磨
完
成
演
講
的
。
她
的
著
作
︽
中
國
婦
女

的
抗
戰
使
命
︾
、
︽
難
民
兒
童
的
救
濟
與
教
養
︾
等
複

印
本
也
在
櫥
窗
內
展
示
，
人
們
紛
紛
駐
足
觀
看
。

這
裡
的
每
一
幅
黑
白
照
片
都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
還
原

了
蔣
夫
人
抗
戰
期
間
日
理
萬
機
的
身
影
。
有
的
照
片
反

映
的
是
她
親
自
在
手
術
台
為
傷
員
包
紮
傷
口
；
有
的
是

她
在
難
民
營
向
難
民
施
粥
慰
問
；
也
有
的
是
她
發
起
為

前
方
將
士
的﹁
棉
衣
運
動﹂
，
親
手
為
戰
士
縫
製
征

衣
。歷

史
建
築
是
最
好
的
教
科
書
。
小
小
的
松
廳
像
一
扇

窗
口
，
讓
我
們
對
中
華
民
族
艱
苦
卓
絕
的
抗
戰
史
有
了

更
多
的
了
解
。
宋
美
齡
活
到
一
百
零
六
歲
，
其
一
生
也

濃
縮
了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人
民
的
苦
難
和
奮
鬥
歷
程
，
抗

戰
時
期
的
她
無
疑
是
當
中
華
彩
的
一
章
。

千
秋
是
非
，
自
有
公
論
。
在
隆
重
紀
念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
七
十
周
年
的
今
天
，
我
們
不
該
忘
記
宋
美

齡
的
名
字
，
不
該
忘
記
一
個
中
國
女
人
在
民
族
存
亡
關

頭
進
行
的
另
類
抗
戰
。

松廳與一個中國女人的抗戰

二
十
多
年
前
，
在
一
個
天
空
藍
得
深
不
見
底
的

下
午
，
在
青
山
的
一
角
，
在
一
所
鄉
村
中
學
的
教

師
宿
舍
裡
，
我
伏
在
一
張
紅
漆
斑
駁
的
辦
公
桌

上
，
無
比
激
動
地
開
始
展
讀
一
本
神
奇
的
書
：

︽
白
話
易
經
︾
。
聽
推
薦
這
本
書
的
同
事
說
：

﹁
用
這
本
書
可
以
算
準
世
間
一
切
事
。﹂
又
曾
聽
一
位
坐

在
田
埂
上
的
鄉
賢
言
之
鑿
鑿
：﹁
誰
能
讀
通
︽
易
經
︾
，

伸
手
就
能
摸
得
着
天﹂
。
面
對
着
全
書
高
度
簡
約
、
突
兀

的
古
語
，
我
隱
約
感
到
有
一
種
嚴
肅
、
緊
張
的
氣
息
撲
面

而
來
，
但
無
法
發
現
其
中
的
靈
異
之
處
，
便
嘗
試
着
按
照

古
代
占
卜
的
程
序
，
第
一
次
向
︽
易
經
︾
提
出
我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
︽
易
經
︾
這
本
書
是
誰
發
明
的
？﹂

得
到
了
︽
頤
︾
卦
初
九
爻
的
回
答
：﹁
捨
爾
靈
龜
，
觀

我
朵
頤
，
凶
。﹂
意
思
是
說
：﹁
放
棄
你
聰
慧
的
大
腦
不

用
，
專
門
觀
察
我
的
臉
色
尋
求
現
成
答
案
，
這
是
很
危
險

的
。﹂
這
種
回
答
避
實
擊
虛
，
甚
至
推
責
於
人
；
雖
然
答
非
所

問
，
但
確
實
與
我
展
開
了
一
場
針
對
性
很
強
的
狡
詐
的
對
話
。
我

有
些
惴
惴
不
安
，
但
還
是
固
執
地
嘗
試
着
提
出
同
一
個
問
題
：

﹁
︽
易
經
︾
這
本
書
究
竟
是
誰
發
明
的
？﹂

得
到
了
︽
蒙
︾
卦
的
卦
辭
作
為
回
答
：﹁
匪
我
求
童
蒙
，
童
蒙

求
我
。
初
巫
告
，
再
三
瀆
，
瀆
則
不
告
。﹂
意
思
是
說
，
不
是
我

要
為
你
這
個
小
孩
去
研
究
，
而
是
你
這
個
小
孩
要
研
究
我
的
問

題
。
你
第
一
次
提
問
的
時
候
我
已
經
回
答
了
，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提
問
同
一
問
題
，
就
是
褻
瀆
我
，
褻
瀆
我
就
不
告
訴
你
！

這
一
席
話
像
一
道
耀
眼
的
閃
電
，
把
我
震
擊
得
頭
暈
眼
花
，
一

瞬
間
，
我
感
到
窗
外
陽
光
下
的
操
場
和
教
學
樓
都
虛
妄
得
蕩
然
無

存
，
分
明
感
到
有
一
位
白
髮
飄
飄
的
滄
桑
老
人
正
端
坐
在
發
亮
的

藍
天
之
下
，
巨
眼
如
燭
，
且
怒
氣
沖
沖
，
正
在
對
我
進
行
耳
提
面

命
般
的
嚴
厲
訓
誡
。
我
終
於
明
白
這
位
老
人
就
是
︽
周
易
︾
的
化

身
，
就
是
炎
黃
祖
先
的
亙
古
精
靈
。
來
自
中
華
文
明
深
處
的
智
慧

精
靈
並
沒
有
在
歷
史
的
長
河
中
隨
風
消
散
，
她
依
然
頑
強
有
力
地

盤
踞
在
現
代
的
天
空
。
我
還
有
什
麼
理
由
仗
着
現
代
社
會
的
技
術

和
時
間
的
優
勢
，
一
再
藐
視
和
嘲
諷
先
人
的﹁
原
始﹂
與﹁
樸

素﹂
呢
？
人
類
並
不
是
愈
往
後
來
就
愈
能
接
近
真
理
。
整
個
下

午
，
我
都
被
一
種
異
樣
的
光
輝
照
耀
着
，
始
終
處
於
眩
暈
狀
態
。

歲
月
雪
崩
般
塌
下
了
二
十
餘
年
，
今
天
，
在
我
為﹁
聊
易
談

經﹂
專
欄
撰
寫
引
言
的
時
候
，
首
先
想
到
的
，
當
然
是
那
個
把
我

引
上
研
易
之
路
的
令
人
眩
暈
的
光
輝
的
下
午
。

作
者
簡
歷
：
汪
雙
六
，
安
徽
岳
西
人
，
安
徽
省
社
科
院
哲
學
與

文
化
所
文
化
學
者
、
易
學
專
家
。
研
究
文
化
哲
學
、
周
易
理
論
、

三
般
大
卦
風
水
及
奇
門
遁
甲
等
二
十
餘
年
，
曾
為
綠
城
房
產
、
靜

安
集
團
、
華
邦
地
產
及
安
徽
盛
世
天
源
公
司
做
過
風
水
策
劃
，
成

效
顯
著
。
近
年
發
表
的
主
要
論
文
有
〈
重
新
審
定
五
行
概
念
的
基

本
涵
義
〉
、
〈
古
代
家
教
的
啟
示
〉
、
《
從
〈
周
易
〉
的
發
展
理

論
看
中
國
道
路
》
等
。
出
版
的
主
要
著
作
有
《
五
經
金
言
》
、

《
家
訓
金
言
》
、
《
人
生
〈
周
易
〉
》
五
冊
叢
書
等
。
最
重
要
的

成
果
是
對
今
本
《
易
經
》
卦
序
排
列
規
律
的
破
譯
，
具
體
破
譯
過

程
全
文
刊
載
在
《
人
生
〈
周
易
〉
》
一
書
的
後
記
之
中
。

引 言

徐
小
鳳
和
許
冠
傑
的
歌
迷
，
理
應

是
年
過
半
百
的
上
一
代
人
。
他
們
肯

花
幾
百
元
買
票
去
紅
館
捧
場
，
當
然

希
望
能
聽
到
經
典
舊
歌
，
以
懷
念
那

些
逝
去
的
青
春
歲
月
。

可
惜
，
高
齡
歌
星
並
不
十
分
理
解
高
齡

歌
迷
的
要
求
。
我
非
徐
和
許
的
歌
迷
，
十

多
年
前
，
師
奶
朋
友
硬
拉
我
去
聽
久
休
復

出
的
許
冠
傑
演
唱
會
；
她
是
半
夜
排
隊
才

買
到
票
。
我
陪
聽
，
悶
了
整
晚
，
滿
肚

氣
。
經
典
舊
歌
不
多
，
許
氏
的
兒
子
和
弟

弟
反
客
為
主
。
不
禁
懷
疑
，
這
是
培
養
接

班
人
嗎
？

同
樣
是
十
多
年
前
，﹁
英
國
貓
王﹂
奇

里
夫
．
李
察
來
香
港
演
唱
，
我
是
他
的
歌
迷
，
一
早
買

定
最
貴
的
前
座
票
，
特
首
董
建
華
的
夫
人
就
坐
在
前

面
；
聽
到﹁
貓
王﹂
唱
金
曲
︽
恭
賀
︾
時
，
董
夫
人
真

情
流
露
，
隨
歌
擺
動
。
由
此
可
見
，
真
正
的
歌
迷
是
來

懷
舊
的
。
但﹁
貓
王﹂
不
認
老
，
舊
歌
僅
半
數
，
令
歌

迷
失
望
。
後
來
知
道
他
準
備
出
唱
片
，
催
谷
新
歌
。
英

國
搖
滾
樂
隊
前﹁
披
頭
四﹂
成
員
保
羅
．
麥
卡
尼
最
近

作
全
球
巡
迴
演
唱
，
準
備
唱
足
一
百
場
。
我
自
小
學
起

就
聽﹁
披
頭
四﹂
長
大
，
每
首
歌
都
耳
熟
能
詳
。
十
天

前
麥
卡
尼
返
國
了
，
我
聽
了
倫
敦
的
第
一
場
。

現
場
有
許
多
日
本
歌
迷
也
是
衝
着﹁
披
頭
四﹂
而

來
，
他
們
只
逗
留
一
晚
，
聽
完
翌
日
便
離
英
返
日
，
癡

情
感
人
。
但
七
十
二
歲
的
麥
卡
尼
令
歌
迷
失
望
；﹁
披

頭
四﹂
的
舊
歌
僅
佔
三
分
二
，
味
道
也
不
同
了
，
麥
卡

尼
將
歌
曲
重
新
演
繹
，
震
耳
欲
聾
。

麥
卡
尼
希
望
新
歌
層
出
不
窮
，
以
吸
引
新
一
代
歌

迷
。
可
惜
歲
月
不
饒
人
，
他
的
確
老
了
，
聲
嘶
力
竭
唱

不
出
來
。
他
一
張
口
，
我
擔
心
假
牙
掉
下
地
；
他
抓
頭

髮
，
我
擔
心
那
是
假
髮
；
他
轉
身
拋
高
結
他
，
我
擔
心

他
摔
倒
了
。
整
晚
提
心
吊
膽
，
花
錢
買
難
受
。

懷舊歌曲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香
港
股
市
受
資
金
流
竄
影
響
，
四
面
八
方
來

銀
而
大
升
，
恆
生
指
數
兩
萬
七
千
點
穩
如
泰

山
，
有
好
多
陳
年
倉
底
貨
因
此
翻
生
鬆
綁
，
可

惜
亦
有
不
幸
被
套
牢
之
股
票
。
股
市
贏
錢
謀
略

在
於
隨
波
逐
流
跟
着
走
，
資
金
像
流
水
似
的
，

我
們
買
股
要
跟
着
走
，
就
算
跟
國
策
走
也
是
一
個
一

個
板
塊
輪
流
炒
，
今
日
河
東
，
明
日
河
西
。
強
如

﹁
一
帶
一
路﹂
之
基
建
股
，
譬
如
中
國
北
車
、
南

車
、
中
鐵
、
中
交
建
等
等
，
炒
過
龍
被
打
敗
，
比
比

皆
是
。

手
上
若
持
有
澳
賭
股
者
，﹁
喊
得
一
句
句﹂
。
儘

管
滿
場
股
份
皆
升
，
偏
偏
澳
賭
股
斯
人
獨
憔
悴
。
就

以
銀
河
娛
樂
︵0027

︶
來
說
，
五
十
二
周
最
高
是
六

十
九
元
，
但
最
低
被
賣
至
三
十
三
元
，
就
算
股
市

﹁
復
活﹂
，
銀
河
娛
樂
也
只
是
在
三
十
八
至
四
十
元

之
間
上
落
浮
沉
。
不
過
，
澳
賭
股
有
其
獨
特
優
勢
，

我
想
，﹁
唔
通
成
世
褲
穿
窿
，
總
有
一
日
龍
穿

鳳﹂
，
總
會
輪
到
澳
賭
股
發
威
。

就
以
銀
娛
來
說
，
五
月
份
有
新
項
目
落
成
，
賭
台

增
加
，
酒
店
客
房
和
商
場
豪
華
設
施
大
增
競
爭
力
，

相
信
最
困
難
的
時
期
應
已
過
去
。
其
實
正
如
賭
王
何

家
大
小
姐
所
稱
，
澳
門
轉
型
應
有
責
。
澳
門
不
能
光
靠
賭
業
，

應
多
元
發
展
為
休
閒
度
假
勝
地
，
適
合
闔
家
老
少
一
遊
。

五
月
份
，
澳
門
舉
行
了
藝
術
節
，
葡
國
風
味
有
特
色
，
久
未

聽
南
音
，
可
滿
足
懷
舊
之
情
。
澳
門
地
方
細
小
，
街
道
狹
窄
，

假
期
繁
忙
時
熙
來
攘
往
，
擠
迫
得
很
。
最
頭
痛
的
是
旅
客
，
找

不
到
的
士
，
就
算
坐
上
了
的
士
，
車
輛
堵
塞
大
有﹁
行
不
得
也

哥
哥﹂
之
嘆
。
澳
門
有
龐
大
稅
收
，
年
年
大
派
金
錢
予
市
民
，

建
議
政
府
倒
不
如
眼
光
放
遠
，
作
一
些
長
遠
計
劃
，
把
集
體
運

輸
系
統
建
設
好
，
改
變
市
容
，
擴
大
旅
客
容
量
。

有
很
多
港
客
，
拖
男
帶
女
經
過
澳
門
，
但
逗
留
者
不
多
，
他

們
寧
願
轉
往
珠
海
橫
琴
到
長
隆
旅
遊
度
假
區
。
商
業
奇
才
蘇
志

剛
老
闆
，
八
十
年
代
首
在
番
禺
創
建
遊
樂
場
，
後
擴
充
動
物
世

界
、
水
上
樂
園
等
等
，
廣
受
一
家
大
小
歡
迎
。
乘
勝
追
擊
的
蘇

老
闆
，
又
在
珠
海
橫
琴
建
設
珠
海
長
隆
國
際
海
洋
度
假
區
，
這

個
佔
地
四
百
三
十
五
公
頃
的
度
假
區
，
可
媲
美
美
國
海
洋
世

界
。5D

城
堡
影
院
箇
中
的
科
幻
世
界
最
受
小
朋
友
歡
迎
，
馬
戲

城
的
設
計
也
是
蘇
老
闆
之
拿
手
傑
作
，
番
禺
長
隆
早
負
盛
名
。

白
天
遊
玩
，
晚
上
住
五
星
級
酒
店
，
一
家
老
少
樂
也
融
融
。
長

隆
遊
樂
場
就
算
沒
有
賭
博
娛
樂
之
所
，
但
因
設
施
多
元
，
適
合

休
閒
，
同
樣
廣
受
旅
客
歡
迎
。

澳門應多元發展 思旋
天地
思 旋

我
相
信
每
個
小
朋
友
只
要
不
需
要
留
待
家
中
，

能
夠
出
外
逛
逛
，
一
定
已
經
很
開
心
。

記
得
自
己
的
童
年
也
是
這
樣
，
只
要
可
以
走
出

家
門
，
做
任
何
事
情
也
無
所
謂
。

如
果
說
到
有
機
會
去
荔
園
遊
樂
場
，
去
離
島
梅

窩
游
泳
或
是
每
年
一
度
回
鄉
探
親
，
更
加
感
到
興
奮
，

前
一
晚
也
睡
不
着
覺
。

還
記
得
自
己
八
歲
的
時
候
，
終
於
有
機
會
第
一
次
跟

家
人
回
鄉
探
親
，
當
時
沒
有
現
在
的
交
通
發
達
，
因
為

自
己
的
故
鄉
是
在
廣
東
南
海
西
樵
，
所
以
需
要
晚
上
在

大
角
咀
乘
搭
俗
稱
的﹁
大
船﹂
，
過
一
個
晚
上
，
第
二

朝
便
到
達
廣
州
。

那
些
年
乘
搭
的
大
船
跟
現
在
的
豪
華
郵
輪
當
然
有
很

大
的
分
別
，
但
亦
同
樣
分
為
多
個
不
同
的
等
級
，
而
我

們
一
家
所
揀
選
的
，
是
一
般
的
等
級
，
有
上
下
格
床
的

房
間
。
大
概
一
間
房
間
可
以
睡
上
幾
十
人
，
所
以
有
可

能
睡
在
你
對
面
的
是
一
個
陌
生
人
，
感
覺
其
實
很
奇

怪
，
不
過
童
年
的
我
，
又
不
覺
得
有
什
麼
大
不
了
。

那
時
的
船
上
也
不
會
如
今
天
的
豪
華
郵
輪
般
擁
有
劇

院
、
保
齡
球
場
、
遊
戲
機
中
心
及
各
國
不
同
特
色
的
餐

廳
。
但
令
自
己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也
是
離
不
開
音
樂
，
就

是
在
櫃
台
附
近
的
一
個
角
落
售
賣
唱
片
的
商
店
，
所
以

晚
上
百
無
聊
賴
的
時
候
四
處
逛
，
最
終
也
會
停
留
在
小

型
唱
片
店
前
。
還
記
得
當
時
正
在
售
賣
的
其
中
一
張
唱

片
是
哥
哥
張
國
榮
的
︽Stand

U
p

︾
大
碟
，
我
相
信
其

他
的
童
年
東
西
可
能
一
早
已
經
忘
記
，
但
關
於
音
樂
的

部
分
就
不
自
覺
地
印
在
腦
內
。

當
到
達
廣
州
的
時
候
，
我
們
一
家
人
便
乘
搭
一
早
訂

了
的
小
型
客
貨
車
，
差
不
多
三
個
小
時
便
到
達
鄉
下
。

看
着
一
塊
塊
灰
色
的
磚
頭
所
搭
建
的
祖
屋
，
裡
面
放
着
一
張
相

信
是
很
扎
實
的
木
製
大
床
，
不
由
便
想
着
以
前
祖
父
、
祖
母
是
如

何
生
活
，
在
這
裡
又
有
哪
些
難
忘
的
生
活
片
段
，
這
些
我
都
很
想

知
道
。
這
便
是
我
對
袓
屋
的
小
小
回
憶
。
而
數
年
之
後
，
家
人
決

定
把
袓
屋
拆
掉
，
重
新
興
建
了
多
層
的
現
代
式
住
宅
。
而
食
物
方

面
，
令
我
到
今
天
仍
然
記
得
的
，
便
是
我
的
伯
娘
親
手
製
作
的
糕

點
。
我
可
能
是
一
個
比
較
傳
統
的
中
國
人
，
所
以
對
這
些
傳
統
的

食
物
特
別
喜
愛
。

現
在
想
起
那
些
童
年
在
鄉
下
的
短
暫
旅
程
也
很
回
味
，
雖
然
沒

有
今
天
的
現
代
生
活
那
麼
繁
華
，
但
其
實
那
些
農
村
生
活
我
自
己

也
很
嚮
往
，
期
待
着
往
後
的
日
子
，
再
次
踏
足
這
個
故
鄉
及
了
解

多
些
他
們
的
生
活
。

童年時回鄉探親的經歷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我家是勤儉持家的農戶，我爺爺曾經幹過點心
舖子，也就是現在的糕點小作坊。在我剛記事
時，家裡還存留着做點心的模具，還有包裝點心
的封皮，上面清楚地印着「福源昌點心舖」的字
樣。
調皮的我，曾經拿點心模具在土窩裡「扣點

心」，拿包裝封皮「疊風車」玩。殊不知，這些
物件要是保留到現在，說不定還是文物呢，最起
碼是祖輩勤儉持家的歷史見證吧。
我在少年階段，曾經做過賣饃饃的「小商
販」。從1962年開始的五年間，我家一直在做賣
饃饃的生意，文化大革命運動剛開始時還沒有收
手。不久，生產隊長告訴我父親說：「賣饃饃是
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家嚇得即刻收起了賣饃饃
的筐子。
說起做賣饃饃的生意，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我童年階段，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食
物短缺到飢不擇食的程度。隨着自然災害的離
去，農業生產慢慢得到了恢復，農民生活也漸漸
有了好轉。當時的口糧按人頭定量，成年勞動力
每人每天一斤糧，老人和孩子也有相應的定量。
口糧由自產和供應兩部分組成，生產隊自產糧不
足的由政府供應，再不足的部分就要吃糠咽菜，
總算能填飽肚子。
我們村是「鹽鹼窩」，生產的糧食寥寥無幾，
只好靠政府供應勉強維持生活。我父母為了維持
家庭的生計，不讓一家老少五口人挨餓。好不容
易湊了十多斤小麥，做起了賣饃饃的小生意。
晚上，哥哥和我跟着父母一起推磨，磨出的麵
粉分為兩等。白麵做成饃饃出去賣，黑麵就算我

奶奶的主食了。我母親把麩皮摻和上地瓜麵，做
成窩窩頭吃，雖然小麥麩皮粗糙，但總比黑地瓜
乾好吃點。
推磨磨麵的滋味很難受，碩大的石磨，由父親
和我們兄弟倆吃力地推動。爺兒仨又睏又乏又沒
力氣，時常在昏昏沉沉中轉圈。尤其是我，抱着
推磨的棍子似睡非睡，跟着一圈圈重複地轉悠。
最辛苦的就是我母親了，她不停地忙上忙下，

磨完麵粉還要蒸饃饃。母親憑着她那瘦弱的身
體，拖着受傷的雙腿，和麵生火，連夜把白麵做
成饃饃。
凌晨，母親蒸熟了饃饃後，再把我們兄弟倆叫

醒。我和哥哥來到廚房，只見母親把饃饃一個一
個起出鍋來，小心翼翼地放在蓋墊上涼好，而後
把饃饃拾到籃子裡，蓋好絨布，讓我和哥哥攜籃
子串鄉叫賣。
我剛從睡夢中醒來，當聞到饃饃香味時，立刻

來了精神。我貪婪地猛吸饃饃香味，伸長舌頭舔
着殘留在絨布上的饃饃皮。此時此景，我多麼奢
望啃上一口熱饃饃啊！不能，真的不能，吃一個
就少賣兩角錢呀，我只好強咽掉饞蟲勾引出來的
口水。
母親早已揣摩透了孩子的心理，她把一個雜麵

饃饃掰開，兩個孩子一人一塊。我和哥哥不管饃
饃燙不燙嘴，急忙接過來，用嘴吹吹，還沒來得
及品品滋味，就三下五除二吞進肚裡。母親看着
孩子的吃相，心疼地說：「孩子，忍着點，等咱
日子過好了，成天讓你倆吃大白饃饃。」
我和哥哥聽了母親的話，心裡熱乎乎的，期盼

着這一天早點來到。天還黑乎乎的，大多數村民

剛剛早起，我哥哥挎着籃子，我高聲吆喝：「賣
熱饃饃了……」
我們邊走邊賣，一個早上，走遍臨近的三個

村。幸運時，十多斤饃饃所剩無幾，大多數時間
也就是賣出一半，餘下的中午放學後再串鄉去
賣。
當時，莊戶人家的生活情景大相逕庭。兩毛錢
一個的饃饃，除了餵孩子，贍養生病的老人，平
素裡是沒有人家買來吃的。有的人家連一個饃饃
都買不起，只能買一半，個別的要求買四分之
一。開始，我們不同意把一個饃饃掰開來賣。轉
念一想，但凡人家有辦法，也不會這麼寒酸。我
哥哥說：「掰開來賣也行，反正不是一戶人家這
麼買」。
那些生活條件好的人家，用不着買饃饃，自己

做就是了。要買也是出手大方，一次就買夠一家
人吃一兩頓的。偶爾遇見富裕戶買饃饃，自然高
興了。也有的戶手裡沒有現錢，要求賒欠幾天，
賒就賒吧，反正已經記住戶主了。那時的人很講
信譽，從沒有遇見欠賬不還的主。
農民喜歡模仿，只要有的人做了發小財的營

生，別人就會效仿去做。一時間，一個六十來戶
的小村子，竟然冒出了五六戶饃饃作坊，
但他們經營了不久，就自動退出了。究其
原因，主要是吃不了這份苦，付出太大，
利錢太小。
我母親對賣饃饃的生意愈幹愈有勁頭，

又開闢了賣米麵窩窩、賣粽子的項目。這
兩項生意的紅火程度不亞於賣饃饃生意，
尤其是米麵窩窩物美價廉，適合一般農戶
家庭消費。
小買賣愈幹愈大，又延伸到集市上叫

賣。每逢星期天和節假日，我和哥哥趕集
叫賣，其他時間，都是我母親趕集。在集
市上賣饃饃倒是少跑路，煩惱就是市場管

理員的驅趕，不得不到處躲藏。若不小心被他們
逮住，輕則批評教育，重則沒收饃饃筐子，再就
是受到拳腳體罰。
做小買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當時沒有放開市
場，一切都按計劃經濟要求，對小商販有嚴格限
制。一切經營活動都要「講階級鬥爭」，不然就
要「割資本主義尾巴」，或者給戴上「投機倒
把」的帽子。
我家做小買賣，用的都是生產勞動之餘的時

間，父母從來沒有耽誤過生產勞動，我和哥哥也
沒有曠課或逃學。別小瞧賣饃饃的小生意，的確
掙了點小錢。十多斤小麥的成本，一年下來，滾
動成了近七八十斤，還賺了麩子黑麵吃，維持了
家裡的貧困生活。
賣饃饃的小生意，用辛苦換來了一家人的平安
生活。我初嘗了小商販的滋味，從小體驗到了什
麼是勤儉持家，這也激勵了我在今後的歲月裡自
強自立。
時光荏苒，賣饃饃的小生意已經過去近半個世

紀了，我對那段經歷仍然記憶猶新。倘若堅持到
現在，可能成為麵點公司了，我也能混個大老闆
當當。

賣饃饃的小生意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金
鐘
港
鐵
站
開
了
家
專
賣
食
品
的
馬
莎
，
跟
朋

友
經
過
，
她
很
興
奮
，
樣
樣
都
看
，
最
後
買
了
筒

甜
餅
。
我
則
很
矛
盾
。
其
實
架
上
食
品
都
五
彩
繽

紛
，
果
仁
、
餅
乾
、
麵
包
，
都
很
美
味
的
樣
子
。

但
一
看
標
籤
，
嘩
，
鹽
又
高
糖
又
多
，
還
有
些
英

文
字
母
的
不
明
防
腐
劑
，
馬
上
放
下
。
本
來
想
試
些
雜

果
仁
，
但
找
來
找
去
都
沒
有
無
鹽
的
原
味
裝
，
最
終
還

是
沒
幫
襯
。

剛
巧
今
期
︽
財
富
︾
雜
誌
就
談
到
歐
美
各
大
食
品
公

司
︵
所
謂
的Big

Food

企
業
︶
，
如
以
金
寶
湯
出
名
的

C
am
pbellSoup

、
賣
巧
克
力
的H

ershey

、
雀
巢
食
品

等
，
眼
下
面
對
的
最
大
挑
戰
，
就
是
消
費
者
對
加
工
食

品
愈
來
愈
不
信
任
。
弔
詭
的
是
，
食
品
加
工
本
來
是
件

好
事
，
古
時
只
能
用
鹽
醃
、
醋
漬
、
煙
燻
或
臘
製
等
方

法
去
保
存
食
物
，
以
免
浪
費
，
也
方
便
貿
易
。
後
來
技

術
進
步
了
，
懂
得
用
罐
頭
、
冷
藏
和
各
種
防
腐
劑
去
解

決
問
題
。
記
得
去
年
遊
不
丹
，
當
地
人
就
說
，
可
惜
不

丹
沒
有
食
品
加
工
業
，
白
白
浪
費
了
很
多
食
材
；
而
一

些
農
產
品
像
薯
仔
，
竟
要
先
出
口
去
印
度
加
工
再
運
回
不
丹
出

售
，
很
是
荒
謬
。
不
過
，
在
香
港
這
些
大
都
市
，
人
人
都
怕
防
腐

劑
，
見
到
可
放
二
十
五
天
而
不
變
壞
的
麵
包
，
就
不
敢
吃
。

根
據
瑞
信
銀
行
的
分
析
，
單
是
美
國
的
頭
廿
五
家
食
品
及
飲
料

企
業
，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以
來
，
市
場
份
額
已
流
失
了
一
百
八
十
億

美
元
之
鉅
，
而
得
益
的
就
是
生
產
標
榜
自
然
、
新
鮮
、
無
添
加
食

品
的
小
公
司
，
這
類﹁
新
星﹂
也
成
為
大
企
業
的
熱
門
收
購
對

象
。
同
時
，
美
國
的
超
市
，
傳
統
放
在
中
央
通
道
的
加
工
食
品
銷

量
也
持
續
下
跌
，
相
反
那
些
在
超
市
周
邊
架
上
的
新
鮮
食
品
，
銷

量
卻
節
節
上
升
。
一
位
雀
巢
食
品
高
層
更
指
出
，
美
國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後
已
發
展
出
一
套
有
關
食
品
健
康
的
全
新
用
語
：
現
在
再
標

榜﹁
減
肥﹂(diet)

、﹁
減
糖﹂
、﹁
低
脂﹂
已
不
時
興
了
，
最
新

潮
流
是
在
包
裝
上
寫﹁
天
然﹂
、﹁
有
機﹂
和﹁
無
麩﹂

(gluten-free)

。
但
這
並
不
保
證
千
禧
世
代
的
消
費
者
就
會
輕
信
，

況
且
美
國
食
品
及
藥
物
管
理
局
對﹁
天
然﹂
這
字
根
本
就
沒
下
過

定
義
。
吃
是
健
康
之
本
，
我
們
也
要
自
求
多
福
。

加工食品大疑惑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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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饃饃的小生意賣饃饃的小生意，，用辛苦用辛苦
換來了平安生活換來了平安生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